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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对野蛮民族的这种文明教化工作并没有随着“黑暗时代”的结束而停止，一直到 11 世纪，教会还在卓有成效地改造着不断涌入欧

洲基督教社会的萨拉森人、匈牙利人、诺曼人等，用上帝的救赎呼召和超自然的惩罚威慑来制服那些野蛮入侵者。

【基督教对现代文明的影响研究专题】

基督教对欧洲中世纪文化复兴的重要影响

赵 林

( 武汉大学 哲学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摘 要］ 发生于 14 ～ 16 世纪的意大利文艺复兴通常被看作是欧洲中世纪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的重

要分水岭，但是早在这场意义重大的文艺复兴运动发生之前，在中世纪蒙昧闭塞的精神氛围中，就已经悄然

涌动着一股文化复兴的暗流，这股暗流是由基督教会所推动的。在蛮族大入侵所导致的“黑暗时代”以及其

后的封建社会中，正是基督教会以其超越性的宗教理想和强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不懈地推动了“加洛林王

朝文艺复兴”和“12 世纪文艺复兴”，培育了西欧大学和学术思想的幼嫩根苗，开创了独具特色的文艺风格，

从而为后来的意大利文艺复兴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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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督教与中世纪文艺复兴

在蛮族大入侵所造成的“黑暗时代”( 公元

5 ～ 8 世纪) ，基督教会无可争议地扮演了一个

文化接力手和文明教化者的角色，它一方面用

“变异”的方式传承着古典文明火种，另一方面

用基督教信仰来洗涤蛮族的野性。事实上，日

耳曼各部族最初的文明教化过程是与其皈依罗

马大公教会的过程相同步的，他们从一开始所

接受的文明化世界观和价值观就是基督教的。
当那些凶悍的日耳曼人冲入罗马帝国时，他们

最初都是听着基督教的赞美诗和忏悔词开始摆

脱野蛮状态、走向文明教化的①。
公元 800 年查理帝国的建立标志着蛮族大

入侵的“黑暗时代”的结束，西方文化开始逐渐

恢复元气，并且曾一度出现了所谓的“加洛林王

朝文艺复兴”。虽然这种“文艺复兴”的征象仅

仅只是针对蛮族入侵的那几个蒙昧世纪而言

的，它的水平完全无法与古典时期的文化相比，

但是它毕竟意味着西欧社会在经历了一场蛮族

入侵的浩劫之后，终于开始恢复文明的元气了。
8 世纪末叶，为了使法兰克王国摆脱“黑暗时

代”的动乱和蒙昧状态，查理大帝努力发掘修道

院所保留的古典文化遗产，积极推动教育事业。
他从欧洲各地网罗了一大批有学问的人才(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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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阿尔昆等人) ，让他们主持法兰克宫廷和

教会学校的学术复兴工作，而法兰克教会则为

他提供了重要的帮助。史家对此评论道:“加罗

林王朝时期，法兰克教会以复兴学术著称。查

理大帝的宫廷罗致了各地的学者文人……主教

和隐修院长负责主持主教大堂和隐修院的学

校; 宫廷学校则在阿尔昆主持下，培养大批青年

贵族。这种文化复兴取得了成果，因此，在第九

世纪，法兰克教会的学术和文化活动，在所有教

会中居于首位。”［1］150

当然，“加洛林王朝文艺复兴”的历史作用

是非常有限的，它只不过是把在“黑暗时代”饱

遭蹂躏的早期教会文献、古代经典著作以及文

明优雅的拉丁语从濒于湮灭的状态中部分地保

存下来而已，却谈不上任何真正意义上的文化

创造活动。霍莱斯特强调: “‘加洛林文艺 复

兴’一词很容易引起误解，查理曼时代没有产生

纯正深奥的思潮，缺少创新的哲学或神学体系，

也没有托马斯·阿奎那或利奥纳尔多·达·芬

奇，如果我们按照通常字义上的概念，探求‘文

艺复兴’，必将感到失望。加洛林时代，学术水

平提高极少而退化甚多: 应从无知的深渊中挽

救欧洲大陆文化以免湮没的角度来看待这一问

题。”［2］92然而，尽管“加洛林王朝文艺复兴”只

是把人们从普遍的文盲状态提高到小学生的水

平，这种初级的启蒙却为基督教对西欧社会的

进一步教化奠定了重要的基础。由于拉丁语是

罗马教会的官方语言，中世纪西欧流行的圣经

文本、教会文献以及教堂礼仪都是使用拉丁文，

而查理大帝推动的这场文化复兴运动则使得拉

丁语在法兰克宫廷和上流社会中受到重视，这

样就使基督教对于西欧封建贵族的教化工作能

够更加顺利地进行。据历史资料记载，查理大

帝一直在努力学习拉丁语，他的拉丁语说得几

乎与本族语言一样好，但是他却始终未能学会

用这种复杂的语言来进行写作［3］28。
在日耳曼蛮族依照丛林原则确立统治地位

的“黑暗时代”，以拉丁语为标志的古典文化几

乎被摧残殆尽，文明与野蛮的关系直接表现为

衰落的拉丁民族与暴戾的日耳曼民族之间的冲

突。但是“加洛林王朝文艺复兴”却使拉丁语

在日耳曼人的世界———尤其是法兰克上流社

会—中受到了重视，查理大帝本人努力学习拉

丁语和各种知识的做法也为手下那些粗野的贵

族们作出了表率，这样就使文明的因子在日耳

曼社会的机体中缓慢地生长起来。从此以后，

文明与野蛮之间的关系不再简单地表现为拉丁

世界遭受日耳曼蛮族蹂躏的悲惨故事，而是表

现为用拉丁语来发布上帝旨意的基督教会对缺

乏教养的普罗大众的教化历程。文明对野蛮的

这种最初的教化工作，除了依靠那些不辞辛劳

地深入到蛮族民众中间传播上帝福音的传教士

之外，就是借助于教会的帮助在查理大帝的宫

廷里进行的。现在保存文明火种的地方已经不

再像“黑暗时代”那样仅限于与世隔绝的修道

院，而是逐渐扩展到法兰克的上流社会中。
随着查理帝国的分裂瓦解，“加洛林王朝文

艺复兴”很快就成为过眼烟云。虽然西欧社会

已经不可能再度退回到“黑暗时代”的蒙昧之

中，但是随之而来的公元 10 世纪却被著名中世

纪研究专家哈斯金斯称为“一个混乱和‘拳头

法’的时代”。一些新的蛮族如诺曼人、马扎尔

人等开始涌入西欧，对刚刚安定下来的社会秩

序进行了破坏，但是不久以后他们也像其蛮族

前辈一样皈依了基督教。“在英格兰、诺曼第和

爱尔兰的基督教的地域上，海盗征服者通常在

他们定居的时候就成为基督徒。”［4］93 在这个蛮

族入侵和宗教皈依的双重变奏中，欧洲文化复

兴的步伐并没有停滞不前，而是在基督教信仰

的感召和教会的推动下缓慢地向前发展。英国

的阿尔弗莱德国王( Alferd，公元 849 － 899 年)

在顽强抵抗北方海盗入侵的同时，一直胸怀着

将《圣经》等基督教文献翻译为英语的抱负，并

在他生活的最后几年里将此计划付诸实施。虽

然由于受到英国知识匮乏、资料不足等现实条

件的限制，阿尔弗莱德的文化复兴理想并没有

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但是这项活动无疑构成

了从查理大帝发轫以来西欧一系列文艺复兴活

动的重要环节。
公元 962 年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建立之

后，萨克森王朝的奥托诸帝( 从奥托一世到奥托

三世) 趁着法国和意大利遭受新的蛮族入侵而

文化衰落之际，模仿法国的做法，以修道院和主

教座堂作为传承知识的中心，招徕意大利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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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家和神学家，努力提高德国人的智性水平。
但是这场“奥托文艺复兴”与阿尔弗莱德国王

所推动的英国文化复兴活动一样，不过是昙花

一现，并没有产生持久的历史效应。到了 11 世

纪，逐渐恢复元气的意大利和法国的风头又明

显地超过了德国和英国，成为欧洲文艺复兴的

主角。在意大利，南方的萨莱诺成为“欧洲首屈

一指的医学中心”，北方的博洛尼亚则成为罗马

法研究的重镇。“如果说意大利是法律和医学

的摇篮，这一时期的法国则在自由七艺方面占

有优势，并在哲学、神学、拉丁诗歌方面取得了

杰出成就，不用说方言韵文了。”［5］16 而所有这

些文化复兴运动，都是在基督教信仰的旗帜下

进行的，并且得到了各地教会的大力支持。
11 世纪下半叶开始的主教叙任权之争和

十字军东征标志着罗马教会在西欧社会中的领

导权力日益加强，在这种情况下，教会对于欧洲

文化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随着大一统的基督

王国( 罗马教会) 对分散闭塞的封建社会的凌

越和控制，一个新兴的基督教文化也逐渐形成。
教会权力的膨胀虽然导致了教会内部的腐败堕

落，但是这种不断加强的权力同样也在客观上

促进了基督教文化的繁荣。从加洛林王朝时期

就已经出现萌芽的文化复兴运动，经过一波三

折的坎坷历程之后，终于酿成了 12 世纪的文艺

复兴。哈斯金斯指出，12 世纪文艺复兴完全不

同于加洛林王朝文艺复兴，它并非一个宫廷或

王朝的成果，而是在西欧许多国家共同发生的

一场运动。在这一时期，意大利的功劳主要在

于法学建设和希腊文献翻译，法国以新出现的

巴黎大学为中心，在经院哲学、方言诗歌以及哥

特式艺术等方面都具有核心地位，英国和德国

主要是传播法国和意大利的文化，而伊斯兰教

化的西班牙则充当了基督教世界与伊斯兰教世

界进行学术沟通的重要枢纽。这场在西欧各国

同时出现的文艺复兴运动显然与一个统一而有

力的教会组织的领导有关。在 12 世纪，西欧范

围内已经出现了一种明显的文化复兴迹象，它

一方面表现为知识中心从地处僻壤的修道院向

人口相对密集的主教座堂、宫廷、市镇的转移，

尤其是大学教育的兴起; 另一方面则表现为东

方异教文化对西欧社会的影响，其结果就是拉

丁古典文化和希腊学术( 科学和哲学) 在西欧

知识界的回潮和升温。
在中世纪早期，与世隔绝的修道院成为在

蒙昧野蛮的海洋里保留残存知识的“挪亚方

舟”。这些远离凡尘的修道院是虔诚的修道士

们与上帝进行灵性交流的场所，但是在战火纷

飞的动荡年代里它们也无意中成为保留古典文

化遗产的一片净土。修道院往往都拥有一个小

规模的图书馆，里面除了拉丁文本的《圣经》和

早期教父的神学手稿之外，还藏有拉丁古典作

家西塞罗、维吉尔、奥维德、塔西佗等人的著作

抄本。有些修道院为了传授神学还建立了培养

修士或修女的学校，鼓励他们阅读和抄写这些

文本。在这方面最杰出的修道院要数意大利本

尼狄克派的蒙特·卡西诺修道院、贝克修道院，

以及英国的威斯敏斯特修道院等。到 12 世纪

初期，蒙特·卡西诺修道院的藏书已经有 70 多

种，而贝克修道院更是达到了 164 册，这在当时

是一个惊人的数字。但是这些与世隔绝的修道

院从 12 世纪开始就走向了没落，它的知识中心

地位逐渐被地处城区的主教座堂所取代。这些

新崛起的主教座堂拥有自己的图书馆、学校、档
案馆，收藏有古代作家的著作抄本和当时神职

人员的记事档案，其中最活跃的主教座堂包括

法国的沙特尔、奥尔良、兰斯和巴黎，英国的坎

特伯雷以及西班牙的托莱多等。城区主教座堂

取代乡村修道院而成为西欧知识中心，这种现

象与同期或稍后产生的大学以及托钵僧团一

样，都表明了欧洲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开始从

乡村向城市转移，而所有这些变化都与罗马教

会的权力增长密切相关。
总之，12 世纪的西欧社会已经从一次次蛮

族入侵所造成的野蛮蒙昧状态中复苏过来。拉

丁语作为一种文明的语言，由于教会的大力推

动而在西欧上流社会中逐渐普及，法学也由于

教会法规建设和权力强化的需要而得以振兴。
另一方面，由于十字军东征和西班牙的中介作

用，被阿拉伯人保存完好的希腊学术开始流入

西欧，其规模虽然不能与 1453 年君士坦丁堡失

陷后的情况相比，但是至少也有力地刺激了正

处于知识复兴过程中的基督教社会，推动了经

院哲学以及几何学、天文学、医学的发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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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 年和 1200 年之间，新的知识开始大量传入

欧洲，这些知识是由意大利和西西里传入，但主

要是通过西班牙的阿拉伯学者。这些知识包括

亚里士多德、欧几里得、托勒密以及希腊医生的

著作，新算术，以及在黑暗时代( Dark Ages) 一

直处于湮灭无闻状态的罗马法文本。”［6］3 除了

这些学术方面的恩泽之外，那种发轫于伊斯兰

教文化的罗曼蒂克情调，也给西欧方兴未艾的

骑士文学注入了强大的生命力，使它成为中世

纪基督教社会中堪与哥特式建筑相媲美的一朵

文艺奇葩。

二、大学的兴起与教会的扶持

在西欧，大学的出现是 12 世纪文艺复兴的

结果，它同时也反过来极大地加速了欧洲文化

的复兴与更新。在古希腊城邦，虽然曾经有过

一些传授学问的教育机构，如柏拉图学园、亚里

士多德学派的克吕昂等，但是这些机构都是私

人性质的，所讲授的也只是某一个学派的思想

观点。到了罗马帝国时期，已经出现了一些专

科性质的法律学校和医科学校，但是尚未形成

现代大学( university) 的多学科体系和学院制

度，也缺乏固定的课程规范和学位设置。到了

蛮族大入侵以后的“黑暗时代”，罗马帝国的教

育机构也如同它的行政管理体系一样，彻底遭

到了破坏。基督教会虽然保存了古典文化的火

种，但是在公元 5 ～ 8 世纪期间，教会对蛮族进

行文明教化的工作仅仅局限于传播基督教信

仰，并未将世俗知识纳入到它的教育范围之内。
到了“加洛林王朝文艺复兴”时期，查理大帝开

始鼓励教会扩大教育内容的范围，从此以后，修

道院和主教座堂所设立的附属学校才逐渐承担

起传授世俗知识的职责。
11 世纪末叶，在意大利的博洛尼亚产生了

第一个由专科学校合并而成的多学科综合学校

( studium generale ) ，这 种 学 校 被 称 为“大 学”
( Universitas) 。“大学”最初是指一个可以雇请

教师的学生法人团体，它的职责就是聘用专业

人士或教师来传授相关知识，以及更加有效地

与所在城镇居民就房屋租金、书本价格等问题

进行讨价还价。与“大学”相对应的则是由教

师们组成的法人团体，它通常被称为“学院”
( college) ，它的职责当然就是通过传授专业知

识而获取相应的经济报酬。加入教师社团是需

要具备某种学术资格的，这种从教资格证书( li-
centia docendi ) 后来就成为学位证书 的 雏 形。
从这两类团体中发展出了欧洲的大学教育机

构，“大学”一词的内涵以后逐渐演变为“教师

团体向学生团体传授知识”的学术机构，而“学

院”则成为按照教师的专业领域而设置的基本

教学单位，并且与教会、王室以及各种社会团体

损资修建的校舍等固定建筑物联系在一起。例

如巴黎大学最初就是由四个学院组成，它们分

别是人文学院、教会法学院、医学院和神学院。
在中世纪，“大学”通常只是一个举行入学考试和

授予学位的机构，而“学院”才是真正实施教育的

实体，课程设置、教师编制以及校舍建筑都属于

学院的权限范围。受巴黎大学四大学院设置的

影响———巴黎大学和博洛尼亚大学分别构成了

欧洲北部和南部的“大学之母”———中世纪北部

欧洲的大学基本上都采取了学院制度，这种制度

对于英国牛津和剑桥的影响尤其深远。
12 世纪在欧洲已经出现了博洛尼亚、萨莱

诺、巴黎、蒙彼利埃、牛津等最初的大学，它们成

为欧洲智性因素迅速生长的温床。大学的产生

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受教育的方式，它使高等

教育变得规范化和制度化，将保存在修道院和

主教座堂中的知识火种发扬光大，并且为后来

欧洲社会发生的一系列重大文化变革活动———
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科学革命———培养了人

才。但是在最初产生的那几个世纪里，大学却

是在基督教会的精心呵护下成长起来的。教会

对早期大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许多大学都是从修道院和主教座堂学校

发展而来的，以作为欧洲“大学之母”的巴黎大

学为例，它的前身就是巴黎圣母院的主教座堂

学校和圣维克托的教规学校。第二，早期的大

学没有固定的教学场所，通常都是在教师宿舍

或学生租住处流动性地上课，而教会和修道院

则慷慨地提供了厅堂作为固定性的教学场所，

因此许多学院最初都是围绕着一座教堂或修道

院而形成的。第三，早期大学的管理者一般都

是教堂或修道院的神职人员，教师通常是地位

·4·



第 34 卷 第 4 期 暨南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较低的教士。大学教育奉行“有教无类”原则，

学生成分复杂，既有教会的助祭、司铎等低级神

职人员，也有平头百姓，但是贵族子弟一般却很

少接受大学教育，他们只对战争和狩猎的技巧

感兴趣。当初教会扶持大学的目的，就是为了

造就一批既有虔诚信仰、又有深厚学问的神职

人员，以便加强教会力量，与世俗王权相抗衡。
因此教会扶持大学最初也具有一种慈善性质，

它大力资助贫苦学生进入大学读书。第三次拉

特兰宗教会议( 1179 年) 明文规定: “为了使穷

孩子不被剥夺读书与进修的机会，应该在每一

座教会教堂拨出一笔足够的圣俸给专业教师，

让他免费教授同一教堂的办事员和穷苦的学

生。”［7］1273如果说在中世纪早期，修道院只是被

动地保存了残缺不全的知识，那么到了大学出

现之后，教会则开始主动地把大学作为弘扬学

术和培育接班人的重要堡垒。
12 世纪以后，大学的发展和学术的复兴就

成为两种新兴的普遍性力量，与以封建采邑为

代表的地方主义势力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由于

大学的迅速扩展( 到 15 世纪时西欧几乎所有较

大的城镇都建立了大学) ，以及教师与学生的自

由流动①，知识的传播和学术的发展完全打破

了封建制度所形成的壁垒，使得整个西欧———
无论是拉丁语世界还是日耳曼语世界———在智

性因素方面联结成为一个整体。这种情况就像

中世纪后期随着商业的兴起，很快就打破了庄

园农业所造成的闭塞状态，使整个欧洲在经济

上联结为一个整体一样。就此而言，大学的兴

起实际上完成了罗马教会长期以来梦寐以求的

理想，只不过它实现的是一个知识上的统一王

国，而不是政治上的统一王国罢了。在精神气

质方面，大学是与罗马教会相一致的，它们在中

世纪都代表了一种普遍性的理想，都试图超越

封建社会所造成的分散闭塞状态。正因为如

此，大学在产生之初得到了教会的大力扶持。
为了保护来自异国他乡的学生不受当地势力的

欺压，教会和世俗统治者都颁发了一些特许状，

赋予大学师生免受世俗司法审判的特权。1200
年法国国王腓力·奥古斯特为了处理大学师生

与当地居民的冲突而对巴黎大学颁布了首个王

室特许状( 这件事通常被看作是巴黎大学正式

成立的标志) ，1231 年教皇明确认可大学具有

自我管理的权力，并授予大学更多的特许权利。
这些权利包括学生的司法豁免权，教师和学生

有权“制定章程和条例，规范讲座和研讨的方式

与时间、着装”等等。
虽然大学在精神气质方面与罗马教会有着

某种默契之处，但是就权利方面而言，大学却更

加接近于世俗王权。大学与世俗国家一样，要

求对于教会的独立性，尤其是学术方面的独立

性，这种独立性主要表现为知识探索方面的自

由权利。这种独立性要求使得大学一旦羽毛丰

满，就开始寻求摆脱教会的控制。另一方面，从

13 世纪开始，世俗国家也极力扶持大学，利用

大学的知识来加强王权。于是，大学就成为教

会与国王相互争夺的一个“香饽饽”。由于大

学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知识和自由，而这二者不

仅都要求独立性，而且加在一起很容易导致思

想上的“异端”。这样一来，大学就逐渐成长为

独立于教会和王权之外的第三种势力，教皇和

国王在某种程度上都奈何不得它了。“到了十

三世纪，学者的事业已被公认为是中古社会组

织中的重要一环。中古社会对政府的职务、教

士的职务与学者的职务有各种不同的名称，政

府的职务称作‘政务’( imperium) ，教士的职务

称作‘教 务’( sacerdotium ) ，学 者 的 职 务 称 作

‘学务’( studium) 。学者的地位与官吏、教士鼎

足而三了。”［8］268 当时在欧洲流行着这样一句

话:“意大利人有教皇，德意志人有帝国，法兰西

人有学问。”自从公元 843 年的《凡尔登条约》
把查理帝国一分为三以后，在东法兰克王国( 德

意志的雏形) 产生了神圣罗马帝国，中法兰克王

国( 意大利的雏形) 长期成为罗马天主教廷的藩

篱附庸，而西法兰克王国( 法兰西的雏形) 则滋生

了欧洲“大学之母”和“中世纪世界最早的教师

·5·

① 哈斯金斯写道:“中世纪大学在传播知识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从其确切的定义来讲，普遍性的教育是对各个国家的求学者

开放的，教授和学生可以带着书本、笔记和头脑中的知识自由地从一个学校转到另一个学校。这些条件保证了相隔遥远的学术机

构之间能够很容易地进行交流，同时也便于受教育的阶层快速地传播知识。”参见查尔斯·霍默·哈斯金斯著，梅义征译:《大学的

兴起》，上海三联书店 2007 年版，第 9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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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城”( 巴黎) 。当教廷与帝国在长期较量中斗

得两败俱伤时，大学却迅速地崛起，并且很快就

超越前两者而成为欧洲社会生活中的主角。
在中世纪的全盛时期( 12、13 世纪) ，在意

大利、法国、英国的一些中心城市都建立了大

学，其中法国的巴黎大学和英国的牛津大学成

为全欧洲最著名的大学。大学的兴起推动了经

院哲学的蓬勃发展，所谓“经院哲学”( scholasti-
cism) ，就是由一批专业的“经院学者”( scholas-
tics) 在大学的高头讲台上建立起来的。中世纪

最著名的经院哲学家，如阿伯拉尔、托马斯·阿

奎那、波拿文都拉、罗吉尔·培根、邓斯·司各

特等人，都曾在巴黎大学的课堂上讲学; 而牛津

大学则为欧洲培养了中世纪最杰出的实验科学

家罗吉尔·培根、著名唯名论者邓斯·司各特、
威廉·奥卡姆以及宗教改革运动的伟大先驱威

克里夫等人。
13 世纪托钵僧团的出现进一步推动了欧

洲大学的发展，虽然方济各修会和多明我修会

构成了罗马教廷镇压异端运动和组建宗教裁判

所的中坚力量，但是它们也为促进欧洲的大学

教育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上述那些著名的经院

哲学家们都分属于这两个托钵僧团，他们既是

教会中最具有权威性的神学巨擘，也是活跃在

欧洲各大学讲坛上的优秀教师。这些多明我修

会和方济各修会的经院哲学家们被罗马教会派

往巴黎大学、博洛尼亚大学、牛津大学等重要学

校，并且参与了一些新兴大学的创建工作，极大

地传播和扩展了知识。1225 年，教皇亚历山大

四世在支持托钵僧团的通谕《好像树木的生

命》一文中明确表示:“巴黎各学校的科学在教

会中，好像生命树在地上乐园那样，是灵魂之殿

堂中一盏光芒四射的明灯……正是在巴黎，因

原罪而残废、因无知而盲瞎的人类，才通过神圣

科学发出的真正光明的知识，恢复了自己的视

力和美貌。”［3］226 － 227 由于罗马教廷对大学教育

的重视，直接推动了欧洲文化的全面复兴，使其

最终摆脱了蛮族入侵造成的蒙昧阴影，并且非

常吊诡地为欧洲近代的文化变革奠定了重要的

基础①。

三、基督教理想与中世纪文学艺术

在中世纪，基督教成为欧洲文化舞台上的

唯一提琴手，它所演奏的那种交织着深重罪孽

和圣洁希望的微妙旋律，既反映了现实社会中

人们巨大的精神苦恼，也表达了人们对于理想

世界的狂热向往。基督教唯灵主义理想与苦难

现实生活之间的强烈反差，营造了一种被海涅

称为“痛苦的极乐”的诡异的浪漫主义精神氛

围，这种精神氛围典型地表现在中世纪的骑士

文学和哥特式建筑中。
蛮族大入侵使得建立在法律和政治权威

( 皇帝) 基础之上的帝国不复存在，“黑暗时代”
出现的那些大大小小的蛮族王国都是以武士与

首领之间的忠诚和互助作为社会纽带的。加洛

林王朝建立之后，粗野的蛮族武士逐渐演变成

为封建骑士阶层，并且由于基督教的教化作用

而变得文明化。从 11 世纪开始，受基督教信仰

的熏陶，在古老的北方英雄传奇 ( 如《贝奥武

甫》、《芬尼斯堡的战斗》等) 的基础上，在法国

北部产生了新型的封建史诗，即所谓的“武功

歌”( Chansons de geste) 。“武功歌”所歌颂的

不再是北方的蛮族英雄，而是具有基督教信仰

的查理大帝及其麾下骑士英勇抗击西班牙穆斯

林的传说故事。它所讴歌的骑士形象，已经融

合了两种不同的角色———忠诚于封建领主的武

士和具有虔诚信仰的基督徒，它“向武士文化的

野蛮风尚注入了一种新的精神因素……因此，

为信仰而战死的骑士就不只是一位英雄，他还

是一位殉道者”［3］146 － 165。这样就用基督教信仰

塑造了一种新兴的骑士精神( chivalry) ，从而开

启了欧洲中古骑士文学之源端。
十字军东征运动进一步加强了骑士作为世

俗社会与教会之间的纽带作用。为了更好地统

治被征服的东方土地，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之

后出现了一些独立的骑士团，其中最著名的有

·6·

① 这种“吊诡”之处就在于，尽管教会大力扶持大学的初衷是为了培养信仰纯正的神学卫道士，但是大学后来却发展成为滋生各种

“异端”思想的温床，近代那些著名的人文主义者、宗教改革家和新兴科学家们最初都是大学教育中形成自己的“叛逆”思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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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殿骑士团、条顿骑士团、圣约翰骑士团等。这

些骑士团制定了严格的骑士制度，奉守修道院

一般的禁欲生活，发誓效忠于罗马天主教会，并

且用武力来保护那些去耶路撒冷朝觐的西方朝

圣者。他们把武士的忠诚与信徒的虔诚融为一

体，而且还由于受基督教理想的感化而表现出

一种扶助弱者的侠义精神。
当圣殿骑士团把蛮族的武士风尚置于圣洁

的宗教光环之下时，在法国南部的封建社会中，

又出现了一种世俗的骑士理想。这种新兴的骑

士理想专注于浪漫的爱情和优雅的言行，它的

最初根源可以追溯到西班牙穆斯林社会。这种

充满了浪漫情调的南国骑士风度虽然与条顿骑

士团刻板严苛的圣洁作风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但是它却以另一种方式表现了基督教的唯灵主

义理想。由于这种浪漫风格的影响，骑士文学

开始表现出越来越高雅的格调，骑士的形象也

从动辄诉诸武力的蛮横之徒演变为擅长吟诗咏

歌的文人雅士。马克·布洛赫指出，在 12 世纪

一些浪漫传奇的主人公嘴里，就已经可以听到

“我们还将在夫人们的卧室里谈论这一天”这

样有教养的话语了。他写道:“优雅行为从本质

上是一种等级性的事情。名媛贵妇的闺房、特

别是宫廷成为骑士寻强竞胜的场所，在这里他

不仅以闻名遐迩的赫赫武功使对手相形见绌，

而且 以 优 雅 举 止 和 文 学 才 赋 使 对 手 黯 然 失

色。”［9］506

这种最初源于蛮族武士的粗鲁野性、后来

却在基督教信仰和西班牙浪漫风情的熏陶之下

变得文明高雅的骑士精神，成为中世纪盛期文

学作品讴歌的主要对象，其结果就产生了具有

浓郁的基督教理想色彩的骑士文学。骑士文学

的题材大多取自日耳曼人、凯尔特人和诺曼人

的民间英雄传说，如日耳曼英雄史诗《贝奥武

甫》、《罗兰之歌》、《尼伯龙根之歌》，反映北欧

神话与英雄传说的“埃达”和“萨迦”叙事系列，

以及在英国广泛流传的亚瑟王和圆桌骑士的传

奇故事，此外也还掺杂着一些源于古代异教世

界的英雄传说( 如亚历山大大帝的故事) 。但

是这些古代或中世纪的传奇故事在骑士文学中

已经按照基督教的基本精神进行了很大的修

改，骑士文学把民间传说中的种种离奇古怪的

经历( 其中特别是关于英雄与毒龙或恶魔战斗

的故事) 与基督教的虔诚精神以及对理想女性

的“罗曼谛克的爱情”联系在一起，从而培养了

一种富于幻想和怪诞色彩的浪漫情调，即罗曼

谛克( Romantic) 情调。这种激发起后世人们无

穷想象的罗曼谛克情调，最初正是在基督教唯

灵主义理想的熏陶下氤氲化生的。由于基督教

圣洁理想的濡染，骑士们虽然仍然保留着为荣

誉而献身的英雄气概，但是在其他方面却变得

越来越文质彬彬了。优美典雅的礼仪逐渐掩饰

了豪放不羁的举止，对理想女性的爱恋———这

是一种“柏拉图式的爱情”———成为对君主的

忠诚和对上帝的虔敬之外的第三个主题。武士

的忠诚勇敢、基督徒的圣洁信仰，以及对理想女

性的纯洁爱情，这就是骑士文学所表现的一位

标准骑士的三大美德。
由于基督教信仰的教化作用，骑士风度从

日耳曼蛮荒的旷野来到了法兰西富丽堂皇的宫

廷中，成为一种象征着高贵身份的行为规范。
在中世纪后期，随着十字军理想的丧失和宫廷

奢靡的增长，骑士也从仗剑行侠的教会卫士蜕

化为吟诗作赋的御用文人，但是骑士文学所大

力渲染的骑士精神却在近代西方文化中得以传

承，最终演化成以法兰西宫廷文化为代表的矫

揉造作而又优美典雅的贵族风度。个人英雄主

义和热忱的献身精神、强烈的荣誉感( 它导致了

贵族阶层中盛行的决斗风气) 和侠义精神、对妇

女的尊重和罗曼蒂克的爱情，以及潇洒的仪表

和优雅的言辞，这一切高尚的风气都是中世纪

骑士精神在近代法国上流社会中的再现，并且

从法国扩展到了整个欧洲①。
骑士文学固然表现了基督教空灵圣洁的精

神气质，但是最为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基督教唯

灵主义理想的还不是骑士文学，而是哥特式建

筑。这种惊天地、泣鬼神的艺术杰作能够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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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丹纳认为，17 世纪的“法国仿佛当着欧洲的教师，生活方面的风雅，娱乐，优美的文体，细腻的思想，上流社会的规矩，都是从法国传

播出去的”，欧洲各国人民正是从法国人的客厅和书本中学会了“一套行礼，微笑，说话的艺术”。参见丹纳著，傅雷译: 《艺术哲

学》，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0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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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把人的灵魂带入到彻心透骨的痛苦与光辉澄

明的极乐之间的强烈反差中，从而使人体验到

基督教唯灵主义理想的巨大魅力。即使在世俗

化的今天，当人们站立在那些气势恢弘的大教

堂面前时，也会从内心深处升腾起一种自惭形

秽的谦卑之情，从而对中世纪西欧人的宗教热

忱和艺术天才感到由衷的敬佩。
“哥特式”( Gothic) 一词因哥特人而得名，

它的原意是指那些野蛮、陈旧和丑恶的东西。
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一些研究古典文化的

人文主义者们就开始用“哥特式”一词来指称

12、13 世纪风行于欧洲的教堂建筑风格，当时

这个词明显带有嘲讽意味。因为在意大利人文

主义者眼里，希腊罗马时代充满崇高典雅气息

的建筑物远比中世纪那些野蛮的哥特人所修建

的纤巧怪诞的大教堂更加优美和具有文明品

位。但是到了 19 世纪，随着西方建筑学的兴

盛，人们开始改变对哥特式建筑的传统看法。
研究者们惊奇地发现，这种充满怪诞色彩的“哥

特式”建筑充分展现了一种现代人难以理解的

博大精深的灵性世界，那些大教堂就是一本本

“用石头和玻璃写成的《圣经》”，而中世纪的人

们正是在这个世界中倾注了自己全部的苦难与

希望、生存与死亡。
哥特式建筑作为一种熔铸了基督教唯灵主

义意韵的新颖建筑形式，在 12 世纪以后逐渐取

代了罗马式建筑而成为风靡西欧的艺术风格。
与罗马式建筑强调凝重厚实的古典风格形成鲜

明对照，哥特式建筑更加注重于营造一种轻盈

飘逸的精神氛围。如果说罗马式建筑的特点是

紧紧地拥抱着大地，那么哥特式建筑的特点则

是极力地升腾到天空。“罗马式建筑尽管有其

多样化的特征，而主要是表达早期基督教信念

的庄严性及武功歌的粗犷力量; 相反地，哥特款

式却富于戏剧性，高耸云端，引人入胜，它含有

人们所向往的高度浪漫色彩的意境。”［2］286

最早的哥特式建筑当数 1144 年建成的圣

丹尼斯大教堂( St． Denis Cathedral) ，它的创建

者是具有天才艺术创造力和非凡组织能力的法

国本尼狄克修道院长苏榭( Suger，1081 － 1151
年) 。他在法国国王路易七世和一些宫廷贵族

的资助之下，征集了欧洲各地的优秀艺术家和

工匠，并亲自带人选取建筑材料，从 1133 年开

始在巴黎郊外修建他心目中的“上帝之屋”。
1144 年圣丹尼斯大教堂建成时，法国国王、王

后和许多贵族、主教都参加了献堂仪式，他们被

大教堂气势磅礴的外观和精美无比的雕塑惊呆

了。一些主教和封建领主纷纷效法，试图在自

己的地盘上建造类似的恢弘建筑。在此后的数

百年间，这种以高耸入云的尖塔和精美绝伦的

雕刻为基本特征，并配有令人目眩神迷的彩色

玻璃。教堂雕刻和玻璃彩绘均取材于《圣经》
中的人物和故事，哥特式建筑就开始在欧洲大

地上流行开来。
中世纪哥特式建筑的典范无疑当数位于巴

黎近郊的沙特尔大教堂( Chartres Cathedral) ，这

幢具有两座冲霄尖塔、三座巨大拱门、主楼正面

嵌有眩目的玫瑰花窗和彩绘玻璃的大教堂始建

于 1194 年，只花了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就建成

了，其间还经历了一次火灾的插曲。除沙特尔

大教堂之外，欧洲另一些气势恢弘的大教堂，如

法国的巴黎圣母院、亚眠大教堂、斯特拉斯堡大

教堂、兰斯大教堂( 法国是哥特式建筑的发源地

和麇集地) ，德国的科隆大教堂，意大利的米兰

大教堂，英国的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维也纳的圣

斯蒂芬大教堂，布拉格的迪恩圣母大教堂，布达

佩斯的马加什大教堂等等，都是哥特式艺术的

杰作。这些教堂都采取了基本相似的建筑风

格，有着高耸入云的尖塔和钟楼、巨大的尖形拱

门，取材《圣经》故事的柱廊雕刻和玻璃花窗，

并运用尖肋拱顶、修长束柱和飞扶壁等建筑手

法来营造轻盈飘逸的灵性特点和加强教堂的坚

固性。哥特式教堂不仅外观大气磅礴、巍峨矗

立，而且每个细部的布局和雕刻也独具匠心，那

些精美的人物雕像和绚丽的玻璃彩绘，每一处

都在用心良苦地宣扬着基督教的灵性理想。整

个教堂内部宛如一个缕空了的巨大十字架，狭

窄而幽暗的主堂通道象征着现世深重的苦难和

罪孽，而修长高远的内空和透过彩色玻璃而射

入的眩目阳光则呈现出五彩缤纷的天国景象。
哥特式建筑不愧为中世纪基督教信仰的杰作，

它最为典型地体现了灵魂对肉体、天国对尘世

的超越历程，充分反映了中世纪西欧人内心深

处汹涌激荡的宗教感受。一座哥特式大教堂，

就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宗教史诗，它以一种凝固

化的方式记载着中世纪基督徒们交织着绝望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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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罪感与救恩的心路历程。质言之，一座哥

特式教堂就是一个威力巨大的“灵肉分离器”，它

的基本宗旨就是为了渲染罪孽现世与圣洁天国

之间的强烈反差。因此，当一个怀着忏悔之心的

基督徒走进这座按照十字架模式而设计的“灵肉

分离器”时，他的灵魂就会通过那些绚丽夺目的

玻璃花窗飞升到天国，肉体则会像一堆沉滓一般

被遗弃，这样他的灵性生命就会在这座哥特式的
“炼狱”中经历一次脱胎换骨式的净化。

哥特式教堂中随处可见的那些反映宗教题

材的精美塑像、浮雕和玻璃彩绘，成为贫穷而目

不识丁的平信徒们学习《圣经》的最便捷的门

径。在中世纪，对于日耳曼世界中的那些蒙昧

的平信徒来说，拉丁文本的《圣经》就如同天书

一般可望而不可及。在这种情况下，平信徒们

就只能通过教堂里的那些栩栩如生的宗教雕刻

和彩绘故事来了解《圣经》的内容了。就此而

言，哥特式教堂不仅是一座弘扬基督教理想的

神圣丰碑，而且也成为一部普及基督教知识的

百科全书。到了文艺复兴时代，大量精美绝伦

的绘画也出现在教堂的拱顶和墙壁之上，教堂

因此而成为珍藏西方艺术瑰宝的博物馆。
除了雕刻、绘画等视觉艺术之外，音乐也在

哥特式教堂中获得了极大的发展。13 世纪在

巴黎圣母院等教堂中出现了无伴奏圣歌，“无伴

奏圣歌是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最重要的复调

音乐，由唱诗班演唱并构成了教会敬拜的大部

分内容。”［10］303另外一些音乐形式如教堂歌剧、
小曲、宗教剧等也是在教堂崇拜活动中相继产

生出来的，到了近代又衍生出交响乐、奏鸣曲、
协奏曲等多种新形式。与教堂雕刻和绘画大多

反映了上帝创世、圣灵感孕、基督受难、最后审

判等圣经故事一样，教堂音乐的内容也基本取

材于《诗篇》等宗教经典，表现了虔诚的基督徒对

天国景象的赞美和对基督救恩的感戴。与哥特

式教堂的神秘幽深、庄严肃穆的气氛相一致，赞

美诗、圣歌等教堂音乐也具有崇高典雅、一尘不

染的圣洁情调。在教堂崇拜的时候，唱诗班用清

纯稚真的童声唱起《荣归主颂》、《圣母马利亚

颂》等赞美曲，宛如天国飘来的圣乐，令人不禁潸

然泪下，心驰神往……当中世纪那些充满信仰的

基督徒们走进幽深诡秘的哥特式教堂，凝视着圣

坛上的耶稣受难像，聆听着清纯圣洁的赞美颂

歌，一股神圣的情感就会油然从心底升起。这时

候，他们才会真切地感受到基督教的灵性理想具

有多么强大的魅力!

在由于蛮族入侵和封建制度所造成的黑暗

蒙昧的中世纪，基督教会以其坚定的信仰和日

益强大的组织( 虽然它也成为导致教会腐败和

各种社会弊病的重要原因) ，一方面顽强地保存

和传承着古典文明的火种，另一方面在与封建

王权争权夺利的同时创造了一种独具特色的基

督教文化。正是由于教会坚持不懈的努力，推

动了中世纪的文化复兴运动，促进了大学的兴

起和学术的发展，开创了具有基督教唯灵主义

色彩的中世纪文学艺术。这一系列文化复兴和

文化创新工作，都极力推动欧洲社会摆脱蒙昧，

重建文明，并为西方近代的文化变革活动奠定

了重要的基础。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中世纪基

督教会不仅成为传承古典文化的唯一接力手，

而且也成为培育中世纪文化的辛勤园艺师和开

启西方近代文化的无心插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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